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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围绕都市报业大战这一特殊题材，以洛城都市报业大战
为背景，以冷丰、常江等人为挽救《洛城都市报》在发行市场上节
节败退的命运而展开的绝地反攻为主线，全面再现了现代都市报
业大战鲜为人知的内幕和发行大军悲欣交集的情感命运。

作者以亲历者的视角和切肤之痛，用细敏的笔触为读者勾勒
出了现代都市报业大战波澜壮阔却无比惨烈的真实场景，尤其是
书中关于报刊发行员在现实生活泥潭里的血泪挣扎、苦闷卑微的
情感生活和曲折坎坷的命运的描写，令人震惊，心生痛惜却又深
感无能为力。原来这群长年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最熟悉的陌生
人”的故事，貌似平淡无奇的生活表象后，真实的遭遇却是如此触
目惊心。这部带着强烈纪实意味的“非虚构”作品，无疑是一部地
地道道的现代报业发行大战的“战地日记”，更是当下生活的一道
鲜活剪影。

枣花开得迟。当很多花儿都争相闹
春的时候，枣树的枝头还是光秃秃的，
没有一丝生机。等那些花儿都累了，走
入春天的深处之后，枣花才默默地绽
放。

枣花很小，淡淡的黄绿色，小米粒
儿一样。也许是没有艳丽的色彩，它们
的绽放似乎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但
根深树大，数不清的枣花聚在一起，香
气就浓郁起来了，甜甜的味道随风飘散
在村庄的角角落落。蜜蜂冲着花香而
来，不在乎枣花的长相，在枝头“嗡嗡
嗡”地忙碌，采集“枣花蜜”。家乡的花
蜜有正儿八经名字的，只有“枣花蜜”和

“槐花蜜”，其他被一律叫作“杂花蜜”。
人们尤爱“枣花蜜”，奉为上品，自有他
们的道理吧。

枣花落下去的样子，不像杏花、桃
花那样飘飘扬扬。如果杏花、桃花落下
去的姿态像雪，枣花儿就像雨、像霰
——沉实。枣花从枝头坠落的时候，直
直地冲向地面，少有随风飘扬的。如果
风大，这场霰一般的坠落，似乎就有几
分悲壮：不一会儿，枣树下面的地上，就
会铺满厚厚一层，让人不忍踏步。苏轼
在一首词中说，“簌簌衣巾落枣花”，这
个“簌簌”用得很形象，也很生动。当初
他从树下经过，一定起了风，下起了枣
花霰，枣花才引起他的注意，幸运地被
写进了诗篇。

枣花要落的时候，正是收麦的大忙
时节。儿时，每次挎着篮子去地里拾麦
穗，从枣树下经过都要等上一会儿，听
听枣花儿落下去的声响。等不及了，对
着枣树抬脚踹几下，一阵密集的枣花就
会从天而降，砸在头发上，砸在衣服上，
砸在脚下的浮土上，密密麻麻。我很佩
服枣花的勇气，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
毫不留恋枝头，决然而去颇有几分英雄
气概。

母亲会用面粉和红枣，做成一种也
叫作“枣花”的稀罕物。发好的面，被揉
成长条，盘成“如意结”的形状，再在“如
意结”的结点和结环上，分别嵌入一粒
红枣，放到笼屉里蒸熟。紫红色的枣子
映着雪白的面粉，晶莹放光，惹人喜
爱。“枣花”谐音“早发”，寓意非常明
确。春节祭祖有它、去姥姥家走亲戚有
它、姐姐出嫁的嫁妆里也有它，谁不希
望“早发”呢！

我觉得“枣花”叫作“面花”才更确
切：每块“枣花”上的枣子并不多，只有
几粒，是用来做点缀的。村里人一说起
枣花，大多时候并不是指枣树的花，而
是用面和枣做成的花。“枣花”实际上就
是一种变形的馒头，为了好吃，母亲会
在发面里加入一些白糖，吃起来比馒头
甜多了。朴拙的“枣花”，应该是村子里
土生土长的糕点吧。

能吃上一块“枣花”，就是沾上了喜
气儿。村子里的年轻人结婚的时候，新
娘嫁妆里的“枣花”最是抢手。小“枣
花”被最先抢到的人独自揣到了怀里，
大如脸盆的那一块，被掰成许多小块
儿，分给在场的人吃。人们喜气洋洋，
面花儿黏在嘴角也来不及擦，都感觉比
吃块儿喜糖、抽根喜烟幸运多了。

“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灌壶酒；
三十儿，贴花门儿……”在腊月的声声
童谣里，我仿佛又闻到了母亲刚蒸出笼
的“枣花”的味道。那里面，还有一股春
天的枣花甜甜的香气。真想像苏轼一
样，再一次穿行在故乡春天的枣树下，
穿行在故乡的腊月里，听一听枣花坠落
的声音，尝一尝“枣花”的甜蜜。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
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旧
乡。”枣花，开在暮春里，也开在腊月和
新年里，这小小的花，平凡的花，却最让
人思乡。

今年是个旱冬年，冬至都过了，还没见雪的影
子。

一座座高楼整日苦撑在雾霾里，灰哧哧的
天，让楼宇一直怀念自己曾经低矮时的年华。那
会儿，虽然大都是棚屋小阁，但蓝天白云时常载
动着幸福的翅膀，飞向遥远的地方。那里有着天
使般的祥和境地，有着超出尘烟的纯粹精灵，人
间万般美好的物和事都在那里引渡着众生，赏时
光的景，忆季节的情。那时的冬季，整个天地都
是腾给雪的。漫天飘飞的雪花，像群蝶，舞动起
美妙的遐想，从空中袅娜而下，那翩跹的姿势，柔
媚了西来的风，北往的气。琼枝玉花般的树，顶
着晶莹的春梦，在路过孩子们的踢腾下，唰唰地
落人一头的惊喜……

童话一样的雪天，到了夜里，月亮一旦升起
来，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玲珑剔透的水晶世界，月
光很平实，吻着房上树上路上的银白，吻得人的
心纯净得能听得到雪在向死而生的祷告声。

或许，明天或是后天，一场暖风吹来，捎带着
远古的信息，雪的一个转身，就望见了自己轮回
的世道。一次涅槃，足以使雪花望天是天，望地是
地，望人间烟火是凡尘的又一次脱胎换骨的潇洒过
往。憧憬在雪窝里迅速萌芽分蘖，俗间的所有心
动，都在享受着冬季这个美好的孕育时光。无论
是雪飘的间歇，还是雪融的刹那，每一絮的光阴
都在尽数着雪的来世与水的良缘，总也数不完，
却还要持续地数下去。

时间以一粒米的姿态，在雪舞的季节里熬成

一碗粥的清香，氤氲一座城。
岁月是世上唯一一个与任何物体都擦肩又

凝眸的圣贤，生与死都是它必经的渡口；它阅人
无数，阅季节无数，阅冬日的雪无数。

雪悠悠的，飘然而至，每一枚都清洁得像佛
的手，点拨着人世的烟俗之事，点化着尘凡间的
尊卑之称。鸟鸣在那样的一种雪景下，也得了仙
气，叫起来声是那么的灵气又清脆，如天籁，一粒
一粒地，能穿透所有人的心灵。

冰是雪水凝结起来的灵魂，有的挂在屋檐
下，有的驻足于地槽里或护城河面上。从雪到
冰，是一次彻底的皈依。雪融化的一瞬间，一扭
身，便汇通了天地的道场。

雪在化解自己的美丽，并将绽放的花朵变成
水时，让济世的风骨在寒和冷中成型，定格，成冰
凌，是对自身品格的一种经营。生活是那么的极
致，时间让雪花的灿烂美得一错再错，也无怨无悔。

殉葬的雪朵开合自如，赴生赴死自有度，今生
来世，一串佛号，便是剃度。人在雪舞的天地间，
读烟火江湖，读时空的情结，读每一个数九寒天的
悠悠文化，享受着人生苦辣酸甜滋润的生活。

一场相逢，让雪花在种满了翅膀的窗台上摇曳
生姿，从此，雪花融为水，不再讲沧桑，不再说无语。

风中徘徊千年的坚守，使人望雪生情。轻踏
每一寸已然经过的生活疼痛，跟着雪飞的天象，
穿越地老，穿越天荒。

至冬季，情暖了心，人就良善，人就有了抱团
取暖的心仪，就有了牵手的冲动，人情绵厚，相互

照应，民间的所有情愫都体现出殷殷的关怀，一
个民族的情感品格在雪飞风寒的冬天温暖了千
家万户的相牵相挂和相念。

没有雪飘的冬季，枯燥乏味，人在这样的天
象里找不回往日生活的诗意向往。俗事里太多
的风花和雪月怎么也走不出沧海和桑田的凄苦，
人围在一座城里，或是困鸟，或是忧兽。

干枯寡淡的冷风少了雪花的陪伴，像孤寡浪
人，顺着街巷无心地飘游，踩碎了朝朝暮暮浑浑
噩噩的升起与落下。

一双高跟鞋咣咣地从街头响过，接着对挽着
胳膊的未婚夫嗲声嗲气地说，怎么这天像是要下
雪的样子啊！老天开恩，千万别下，等我们结完
婚再好好下吧……

垃圾箱前拾荒的老人和孩子抬起冻得鼻
子发红的花猫一样的脸，看看头上被雾霾笼罩
的天，小孩子问老人，奶奶，要是下雪了，咱们
就到那边天桥下睡去。老人答非所问地道，庄
稼要饱面，九九雪不断，雪下得越大越好哇！

对，现在就下！小孩子于是仰起了小脸喊。
可是，在期盼的眼神里怎么也望不到那被雾霾阻
隔在高远之处一片载雪的云。

雪花忘了归途，拾荒老人和孩子的目光瘦弱
地飘拂在一座城池肥美的欲念里，那么的清癯，
那么的微不足道……

寒风起处，雾霾悄悄隐退，雪在隔空相望。
兴许，今夜会有一场大雪默默地捂住这个冬

季……
敏而好学和诲人不倦彰显人格魅力，虚心

求教和真诚待人铸就成功辉煌。
宋之问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一个天高

云淡的秋日，他来到杭州灵隐寺。这儿登楼可
观沧海，出门即见江湖；寺内建筑典雅秀气，如
诗如画。夜色阑珊，皎洁如水的月光洒在山涧
溪流之上，波光粼粼，若明若暗，像一幅美丽而
多彩的画图，秀色可餐，怡人舒心。伴随着略有
凉意的夜风，宋之问闲庭信步，触景生情，信口
吟道：“岭边树色含风冷……”

这句诗因为是偶然得之，故后面的句子就
卡了壳。宋之问边走边思考，走到大雄宝殿门
前，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带着挖苦的味道：“信口
吟诗，风光就在嘴边，何苦端着金碗要饭？”

当下诗坛，除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之外，自己也算鼎鼎有名，如今竟有人不买账。
宋之问借着微弱的烛光，发现殿内的蒲团上坐
着一位和尚。他大吃一惊，之后脑子便冷静下
来，艺高人胆大。莫非这和尚棋高一着，不然，
怎么敢口吐狂言？

想到这，宋之问连忙压下火气，和蔼问道：
“莫非师傅也是诗人？”

老和尚笑道：“贫僧虽非诗人，倒也略知一
二。”

“晚辈愿听教诲。”
和尚说：“我为你续上一句，石上泉声带雨

秋，你看如何？”
此句平仄、对仗、意境和措辞皆佳，宋之问

便知道此人不凡。白天，他见灵泉寺背山依水，
树木葱茏，花香四溢，想写一首诗《灵隐寺》留作
纪念。“鹫岭郁岩峣，龙宫锁寂寥。”然而，只想了
开头这两句，便“山穷水尽”，思路枯竭了。今夜
幸遇高人，何不让他给指点迷津呢？

于是，他诉说了自己写诗的苦恼。
那和尚听罢，稍作思考，便说：“楼观沧海

日，门听浙江潮。”
一石击破千层浪。顿时，宋之问便灵感一

闪，文如泉涌，当夜就一气呵成不朽名篇《灵隐
寺》。“鹫岭郁岩峣，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
门听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这首山水游记诗写得章法严谨，对仗和谐，
字字入画，意境清新，立意高远；其出类拔萃的
艺术成就，自然也奠定了宋之问在文学史上的
崇高地位。

翌日，宋之问想留下来，拜老和尚为师，虚
心请教。不料他已经不知去向。经打听，方知
那和尚就是“初唐四杰”之一中的骆宾王，因兵
败于灵隐寺削发出家。“仙人在眼前，俗眼不识
君。”宋之问不禁为自己失去与骆宾王继续深交
的机遇而扼腕叹息……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宋之问
和骆宾王因素不相识，邂逅又失之交臂，但这两
位诗坛名人用虚怀若谷、真诚待人的思想美德，
共同续写的这一段诗坛佳话，芬芳飘香而代代
流传。

文散散

撷英文苑文苑

杂俎绿城绿城

书架新新

高山流水（国画）黄一鸣

宋之问和骆宾王
曹世忠

枣花最是思乡物
石广田

打开雪的记忆
林仑

《一路狂奔》
吴 敏

竹
林
（
摄
影
）

刘
家
生

遥想汉代春晚
张健莹

又到了除夕倒计时，又到了人们
翘首以盼春晚的时候。每每这个时
刻，我总会把汉画像砖乐舞百戏的拓
片放在眼前，一张张翻看，想象汉代的

“春晚”。
汉代有春晚吗？即使不像如今春

晚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气派，这样的倾
力打造，又全国亿万观众海内外华侨同胞同时观
看，汉代的除夕总是有番庆祝活动的。

汉代的歌舞、角抵戏、杂技、幻术、武术、马术
这些活动都很兴盛，上到宫廷，下到百姓，或节庆
或典礼活动都离不开乐舞百戏的助兴。史书上
记载，“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只是
作角抵戏，就三百里内的观众聚集，想必是人山
人海、观者如潮了，何况是一年一度的除夕呢。

汉代的春晚分散在很多会场，总是平时乡
亲聚会的地方。男女老少是早早赶来的，远道
而来的乡亲会带上火把，回去天黑，路要照亮
呢。

欢庆活动开始，只听到鼓声惊天动地响起来，
紧接着有数头骏马奔驰而上，马术者在马上时而
站立，时而躺倒，时而钻到马肚子下，时而又在马
背上倒立，一时气氛紧张热烈，令观者唏嘘感叹。
紧张过后，是女子的长袖舞，只见舞者梳高髻、着
彩衣、舞长袖、扭细腰，且歌且舞，且舞且歌……

鼓声还在铿锵，刚刚是跟马术同台的建鼓马
术，此时又成了和长袖合演的节目，鼓上的流苏

飘飘洒洒，舞动的长袖袅袅婷婷。擂鼓的人舞动
鼓槌，也似舞蹈，身姿彪悍，舞姿爽朗。建鼓和长
袖互动，延续着场上的热烈。像是不够尽兴，有
人上来对舞，又有很多人上来群舞，一时间长袖
交横，很是好看。

忽然又出现男男女女簇拥着一个女舞者上
场，女舞者依旧长袖飘飘，脚下有七个盘子，女舞
者在这七个盘子上轻轻跳跃，时缓时急，揪起观
众的心起起落落，待在盘上站定，做平衡造型，观
众长出一口气。此时一男飞丸者上场，数个飞丸
迅速在手上转换，让人目不暇接。飞丸者和女舞
者姿态相互呼应交流，平添了几分惊险，虽然知
道是有惊无险，观众们还是兴趣盎然，眼光追随
着舞者，须臾不离。一个盘子上站稳，还有下一
个盘子要跳跃，循环往复，观众不亦乐乎，正精彩
时 ，有几个赤膊的大肚子俳优上场，他们来插科
打诨，说笑话演滑稽来了，刚刚上场就把乡亲们
逗得笑不拢嘴，笑弯了腰。

嬉笑完了，还得有新玩意儿，那就该角抵
戏上场了，表演的还是百看不厌的《东海黄

公》。年轻力壮的黄公头上绛红绸束
发，身上佩戴赤金刀，一连串的跟斗翻
腾，观众一片欢呼，黄公愈发精神，又连
连跳跃侧翻，吊足了观众胃口，观众更
是呼喊，黄公欲罢不能，又表演一番绝
技，突然，一猛虎扑来，观众立即屏住呼
吸，且看黄公如何制服老虎。只见黄公

手持赤金刀，先是戏耍老虎，待惹急了老虎，
就动起真的，豪气爽爽，英姿勃勃，猛地将刀
刺向老虎，老虎岂能服输，挣扎着继续拼杀 ，
观众还没看够，就再次欢呼，黄公与老虎一而
再再而三地搏斗，台上台下欢声雷动，晚会到
了高潮，按照正常的演出，老年黄公又遇老
虎，体力不支，反被老虎咬死，大年夜演到这
儿就不吉利了，幸好，汉武帝此时驾到，（或者
是汉什么帝都行，县官也行）要来与民同乐。
焰火即刻放起来，染亮了天空，鞭炮也响起来
了，这时候所有的表演者都争先恐后登上台
来，建鼓舞、马术、长袖舞、七盘舞、玩飞丸的、
演滑稽的，一起表演，台上台下立刻沸腾……
似乎这才叫过年，才够热闹。

已是夜半时分了，家家做饭的大嫂大娘都要
提前退场，家人们为她们点燃火把，帮她们挤出
人群，她们虽恋恋不舍，还是要回家下饺子煮元
宵了，五更天一定要吃的。

汉代的春晚到了尾声，如同现今的春晚唱到
了《难忘今宵》。

“唉，”董掌柜摇摇头，叹
道，“小伙子呀，不是阿拉不肯
收你，是这条街上没人肯收你。”

顺安愕然：“为什么？”
伙计阴阳怪气道：“真没

见过介拎不清的人嗬！常言道，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能打
洞，晓得不？你一家世代开戏班
为生，你天生是个唱戏的！”

“小伙子，”董掌柜顺势接
道，“回去从你阿爸、姆妈学戏
文吧，那里面学问不少，也有远
大前程哩！”

顺安急赤白脸，抗辩道：
“董掌柜，我不想学唱戏，我只
想学做生意！”

“嘿嘿，”阿青语气揶揄，
“甫少东家，当戏子不是蛮好的
嘛，台下虽说低贱，台上却是尊
贵。在戏台上一站，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任由你做去，这才叫
洒脱人生哩！”

顺安恨恨地白他一眼，心
里窝火，但在这节骨眼上，又不
便发作。

“啧啧啧，”阿青越发放开
了，“放着金饭碗不端，这不是
犯傻吗？戏子虽说淫贱点，可洋

钿不少挣哩！一场堂戏就是几块
大洋，比在堂子里当窑子挣钱多
嗬！”

顺安气血上涌，脸上火辣
辣一阵灼热，猛地冲到阿青跟
前，死死掐住其脖子：“你讲，
啥人淫贱了？”

阿青挣脱开，跳到一边，
指他咆哮：“你这婊子养的，啥
人淫贱，回家问你姆妈去！”

顺安暴怒，再次冲上，将
他扑倒在地，挥拳猛打。

董掌柜吓坏了，从太师椅
上站起来，急道：“快，快拉开
他！”

伙计上前拉开顺安。顺安
得胜，恨恨地盯众人一眼，转过
身，昂首挺胸，大踏步走出内
院。

阿青从地上弹起，追前几
步，指他骂道：“你个婊子养
的，老子这就让你晓得啥人淫
贱。你阿爸是贱籍，生来就是贱
人。你姆妈比你阿爸更贱，是婊
子，年轻貌美辰光，只在堂子里
转，挨千人折，遭万人踏，方圆
百里无人不晓。你也不姓甫，是
不折不扣的野种，要是不信，你

就撒泡尿照照，看你身上哪处地
方长得像那大烟鬼！”

“我操你娘！”顺安血脉贲
张，返回身来，犹如暴怒的狮子
一样大吼一声，朝他飞扑过去。

挺举相救甫顺安
十字街口，挺举仍在闭目

背诵。
围观人越来越多。众看客

无不翘首伸颈，不无钦佩地看着
他。

挺举越背越慢：“……第
十三卦，天火同人，乾上离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

葛荔有节奏地晃动柳条，
两眼扑朔迷离，眼珠子却是左右
移动，余光射在挺举脸上。

挺 举 微 微 睁 眼 ， 斜 睨 葛
荔，暗忖一念：“百经之中，最
难者为《易》。此女子竟然以此
为戏，要么是奇女子，要么是充
大的。待我故意错背一字，也试
她 一 试 ？” 于 是 故 意 诵 道 ：

“……彖曰，同人，刚得位得
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
曰，同人于野，亨……”

“停停停！”葛荔猛然大睁

杏眼，脸上现出坏笑，“嘻嘻
嘻，我的生员大人，”不无得意
地扬扬柳条，“是‘柔得位得
中，而应乎乾，曰同人’，不是

‘刚’！”
见她竟有这般本领，众人

皆是惊叹，人群不安地骚动。
挺举亦是惊愕，不可置信

地望着她，连连拱手：“是在下

记错了，谢小姐斧正！”
“嘻嘻，本小姐候的就是这

个。记错了就该受罚。伸手吧！”
挺举叹服地闭上眼去，伸

出手来。
葛荔扬起柳条，正要打他

掌心，远处有人大叫：“快来看
呀，茂昌典当行有人打架喽！”

人群大乱，有人跑向茂昌
行，有人仍旧围在这里。

听 到 “ 茂 昌 典 当 行 ” 几
字，挺举打个惊怔，猛地想起顺
安，这也顾不上葛荔了，撒腿就
朝那个方向飞跑。

葛 荔 反 应 过 来 ： “ 死 滑
头，哪里逃去？”跟后紧追。

茂昌典当行前的街面上，
阿黄几人早将顺安推倒在地，轮
番踢打。顺安疯狂反抗，无奈是
寡不敌众。

人们越围越多，里三层，
外三层，将他们几人裹在街中
心。

阿青站在旁边，一边指挥
打人，一边招徕起哄：“兄弟
们，打死这个狗杂种，让他记住
他是哪儿贱！”朝众人挥胳膊大
叫，“老少爷们，快来看哪，街

西戏子家的狗杂种打人喽，快来
看呀！”

看 热 闹 的 人 纷 纷 起 哄 ：
“打呀，打呀，真就是戏子家的
小杂种哩，打死他拉倒！”

阿黄等打得更起劲了。顺
安吃不住，两手抱头，龟缩地
上，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
力。

正在街上闲逛的碧瑶听到
这边喧嚣，拉秋红飞跑过来，看
一会儿，不明所以，挤到阿青跟
前，问道：“喂，他们为啥打
他？”

阿青瞥她一眼：“他是个
贱人！”

“贱人？”碧瑶天真地问，
“是小偷吗？”

“小偷？”阿青的眼睛眨巴
几下，“对对对，此人正是小
偷，是贱得不能再贱的小偷，竟
然偷到鲁家当铺里，被我们几人
抓个现行！小姐，你讲此人该打
不？”

碧瑶恨恨地说：“该打，
我恨的就是小偷！”

阿青转向众人，扯开嗓门
子大嚷：“老少爷们，你们听见

没？”指着碧瑶，“这位小姐讲
了，这人该打，因为他是个下贱的
小偷！打呀，打死这个下贱小偷！”

阿 黄 一 脚 踹 在 顺 安 腮 帮
上，当下就有鲜血沿顺安的嘴角
流出。

顺 安 仇 恨 的 目 光 射 向 碧
瑶，攒足力气，呸地朝她猛吐一
口。一团血污直直地落在碧瑶的
一身新旗袍上。

碧瑶浑然不知，不无兴奋
地 对 秋 红 道 ： “ 秋 红 ， 听 见
没，这小偷生了豹子胆，竟然
来偷咱家当铺。董掌柜哩？快
叫他来！”

秋红正要走开，一眼看到血
污，惊呆了：“小姐，你的旗袍！”

碧 瑶 低 头 一 看 ， 花 容 失
色：“天哪，我的新旗袍！”

阿 青 幸 灾 乐 祸 道 ： “ 小
姐，这贱人是故意吐你的！”

碧瑶气得脸色煞白，跺脚
大叫：“这个死贱人，打！打！
打死他！”

阿 青 大 叫 ： “ 你 们 几 个
愣 啥 哩 ？ 小 姐 讲 了 ，
打 死 他 ， 打 死 这 个 贱
小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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